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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志” 近 代 含 义 的 生 成

周光明　郑　昱

[摘　要] 西方人将近代媒介带到中国的同时 ,也将近代新闻传播观念移植到了中国 。这

一过程体现着观念的现代化与观念的中国化的辩证关系。本文关注近代第一批新教传教士所

办中文报刊的定位 ,从译名“统记传”入手 ,探讨“杂志”一词经历着由试用词 、过渡词再到通用

的专门词汇的变化过程 ,而“杂志”成为流行词与日本方面关系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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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曾长期被误认为是日源外来词。香港学者余也鲁在《杂志编辑学》一书中指出:“(杂志)系日

人先用 ,日本人把各种定期出版物都叫杂志 。” [ 1](第 27 页)《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也将其列入“中国

人承认来自日语的现代汉语词汇”之中 [ 2]
(第 326-334 页)。

我们不同意“杂志”系日源词一说。“杂志”是汉语固有词 ,而且早已零星地用于中国古人著作的命

名。“杂志”由其古义到被赋予近代意义 ,这一过程也是 19世纪在中国本土完成的。

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始于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办报活动 ,当时“报”与“刊”尚未有明显分工 ,新教传

教士为了给他们的出版物一个相应的中文名称 ,临时创造了一个词汇———“统记传” ,以此来对译英文中的

“Magazine”。今天 ,我们知道这些早期的出版物是中文杂志 ,但在当时“杂志”尚未成为近代专有名词。

在西方传教士早期的报刊活动中 , “杂志”逐步实现了由试用词到过渡词的转换 。这一过程中的标

志性事件 ,乃是 1862年《中外杂志》的创刊 ,这是近代出版史上第一份用“杂志”作为刊名的中文刊物。

不过 ,“杂志”在中国作为新闻传播业通用的术语还是 1900年之后的事。

一 、从“统记传”的译名到“杂志”近代义之首出例

1815年 ,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与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

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近代杂志① ,英文名是“Chinese Monthly M agazine” 。其中 , “察世俗”可能是

“Chinese”按照当时官话或粤语的音译 ,同时兼顾这本刊物的出版宗旨———“勤功察世俗人道” 。“统记

传”则体现了无所不记 、借此传播的意思②。这份综合性宗教刊物以“神理” 、“人道” 、“国俗”为其三大宣

讲重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马礼逊 、米怜所拟订十项传教计划之一:为兼顾传播一般性知识与基督教教

义 ,以月刊或其它合适的刊期 ,于马六甲出版一种小型中文杂志[ 3](第 34 页)。传教士最初不确定他们的

出版物在中国相当于什么 ,所以他们往往笼统地称之为“书”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仿线装书形式装订

成册 ,米怜在序文中写道:“此书乃每月初日传数篇的” ,“愿读察世俗书之书者 ,请每月初一二三等日 ,打

发人来到弟之寓所受之”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特选撮要每月纪传》(M onthly M agazine ,1828—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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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中也谈到 , “弟如此继续此察世俗书 ,则易其书之名 ,且叫做`特选撮要每月纪传' 。此书名虽改 ,而

理仍旧矣 。”
[ 4]
(第 367-373 页)到了《教会新报》(1874年更名为《万国公报》)时 ,还有以“书”代报的表述

③
。

在《特选撮要每月纪传》中 ,传教士用“特选撮要”替代了寓意无所不包的“统” ,这里的“特选撮要”的

主体部分是“神理”④ ,虽然《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基础上将“国俗”部分有所分

解 ,增加了“天文” 、“地理”等内容 ,但却更加偏重和强化了“神理”部分 ,其过于浓厚的宗教色彩限制了它

的传播效果[ 5]
(第 49-52 页),不久便停刊了 。

1833年 ,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 rn M onthly

Magazine ,1833 —1838),这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⑤
。为了给“统记传”的用名找到一个更

合理的解释 ,他们可能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的纪传体史书 。

从早期来华传教士所办刊物的这些奇怪而拗口的命名之中 ,可看出他们的中文水平并不高 。米怜

也曾承认:“初期的样本不论是在文章写作或者印刷方面都很不完善 ,但习惯阅读的读书人应该能理解。

编者希望在进一步掌握语言能力之后 ,能改善文体”
[ 5]
(第 26 页)。他们的汉文阅读范围看来也非常有

限———并未注意到“杂志”在古代用作书名的情况 。马礼逊所编《英华字典》与《华英字典》中既没有“杂

志”也没有“统记传”词条⑥。不过 ,传教士们却注意到了“史书”及其“纪传体” ———他们认为自己出版的

“书”类似于中国的史书。他们也知道这种定期的 、连续出版的印刷品不同于以前的史书 ,于是将其称之

为“今史”
[ 6]
(第 78 页)。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了《新闻纸略论》一文 ,将“纪新闻之事”和“论博学之文”粗略加以区分。

此文根据刊期不同将“新闻纸”分成若干种类 ,指出其中“每月出一次者 ,亦非纪新闻之事 ,乃论博学之

文” 。可见 ,在近代中文报刊发展初期 ,虽然已经含糊地表达了报纸与杂志之间的差异
[ 7]
(第 266 页),但

此种月刊杂志仍归属于“新闻纸” 。

“统记传”这个奇怪的命名在经过短期试用之后遭到遗弃 ,传教士们开始寻求新的替代品 ,比如《依

湿杂说》之“杂说” 、《遐迩贯珍》之“贯珍”以及《六合丛谈》之“丛谈” 。

在这一过程中 ,作为试用词的“杂志”最终浮出水面。1853年第 2号的《遐迩贯珍》所载“圣巴拿寺

记”一文中 ,出现了有近代意义的“杂志” ———

圣巴拿寺在欧罗巴洲山上 。高可八百丈有奇 。山巅常有积雪 。时或盛夏。犹冷不可耐 。

过客辄有犯寒而濒于死者 。救主降生后之九百六十八年。有天主教士。名巴拿。建寺救人 。

寺因以名……此说英国友人。得于丛书中。兹译出。嘱于点竄为文。附于香港雜志之末 。俾

读是书者。知世人之行善 。竟有如此之笃好云。南充刘鸿裁。

据我们现已掌握的材料 ,此处应是近代意义的“杂志”之首出例。值得一提的是 ,“圣巴拿寺记”一文

的作者刘鸿裁是中国士人 。因此 , “杂志”之首出例可视为秉笔华士和西方传教士合作的成果 。

“杂志”在《遐迩贯珍》中出现之后 ,仍只是试用词或过渡词 ,半个世纪后才成为流行的专业术语 。在

跨文化传播中 ,多种译语共存并“竞争上岗”的现象十分普遍 ,经历长期的比较 、权衡和选择性使用 ,最后

某一种胜出 ,其它的则遭淘汰 。这里胜出的是“杂志”和“M agazine” ,二者最终实现成功对译。

二 、“杂志”的古义与“Magazine”的涵义

“杂志”一词在中国用作出版物名称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宋代 。如宋代江休复的《嘉佑杂志》 、周辉的

《清波杂志》 ,清代王念孙的《读书杂志》 。这里的“杂志” ,是杂记 、笔记的意思。

清代钱大昕的《十架斋养新录 ·家谱不可信》中有这样的话:“师古精于史学 ,于私谱杂志 ,不敢轻

信 ,识见非后人所及” ,此处“杂志”也是“零星地记载着传闻 、逸事 、掌故的笔记”之意 。“杂志”的古义中

还包括“地方志的一目” ,有“丛谈”之类的意思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 ·方志立三书议》中写道:“前

人修志 ,则常以此类附于志后 ,或称余编 ,或称杂志 。”

由此可见 , “杂志”的古义与“杂记”或“札记”十分接近。杂记 ,亦指杂纪 ,指正史之外的史料 ,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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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记载异闻逸事的笔记。

在英文中 , Magazine(杂志)原本是仓库 、军火库的意思 ,后引申为知识库 、信息库 。M agazine一词 ,

转借自阿拉伯语 Makhazin⑦。用原义为仓库的 M agazine来指代杂志 ,说明其内容之广博与多样 ,蕴含

了“仓储”的概念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逊与普里杰特尔在《杂志产业》中所描述的那样:倘若漫步在小镇

上的人们沿着“Magazine”的路标前行 ,很可能发现所谓的杂志社原来是一幢曾经用作军火库的旧仓

库
[ 8]
(第 4 页)。

1731年 ,爱德华·凯夫在英国创办《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 s M agazine),这成为世界上第一

份以“Magazine”命名的综合性出版物。

事实上 , “杂志”的外延较之“M agazine”更为广泛 。“杂志”也被广泛地用来翻译“Journal(学术性杂

志)”“Review(评论性杂志)”等 ,而“M agazine”则单指面对普通读者的非学术性期刊 。

除了“Magazine”之外 , 人们还选取其他英文词汇来表达“杂志”这个概念 。比如源自希腊文的

“Periodical” ,原指星球轮转的周期 ,衍生出定期刊物的含义。“Journal”(集纳)被用来描述刊登特定主

题文章的期刊及学术性期刊 ,而“Serials”原本具有连续性的意思 ,可以用来指代除了报纸之外的连续性

刊物 ,“Miscellany”本义是杂物 ,又包含了杂录 、杂记与杂集的含义 。

需要注意的是 , 1863年创刊的《中外杂志》与 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Eastern Miscellany)都选

取“M iscellany”一词对译“杂志” 。而英美一般不选取“Miscellany”用作期刊名称 ,近代中文杂志后来多

选用“Miscellany” ,可能是为了与“杂志”古义中的“杂记”更好地衔接。

三 、从《中外杂志》到《亚泉杂志》

1862年 ,月刊《中外杂志》(Shanghai M iscel lany)在上海出版 ,这是第一份用“杂志”命名的近代中文

刊物 。创办者是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嘉湖(John M acgow an),每期 12 到 15 页 ,除了普通新闻之外 ,还

刊登宗教 、科学 、文学方面的文章。中文刊名 ———《中外杂志》并非是后人翻译的 ,而是出版之时即以“中

外襍志”四个大字竖排印在封面中央。

《中外杂志》以“杂志”来命名 ,有可能受到《遐迩贯珍》的影响。前文提到 , “杂志”在《遐迩贯珍》的

“圣巴拿寺记”中出现过一次。有研究表明 , “《中外杂志》与《遐迩贯珍》之间存在着文章转引的关系”[ 9]

(第 17页)。

有人提出 ,被赋予近代意义的中文“杂志”源自日语 ,这里是指借用了柳河春三的《西洋杂志》中的

“杂志”一词。而事实上 ,创刊于 1867年的《西洋杂志》比创刊于 1862年的《中外杂志》晚了 5年 。我们

认为 ,《西洋杂志》刊名倒是很可能受到了近代中文书刊的影响。理由是自古以来日本就有向中国借词

的传统 ,而明治维新之前 ,日本又曾大量移译中国早期介绍西学或洋学的书刊 ,文久年间(1861—1863),

它们或以手抄本方式 ,或通过德川幕府的“蕃书调所”翻印而在日本国内流传。

柳河春三在 1861年出版的《横滨繁昌记》的“舶来书籍”一文中谈到:“新报纪事之属 。则遐迩贯珍。

六合丛谈 。中外新报 。上海新闻等 。”由此可见 ,他在创办《西洋杂志》之前 ,有可能已经注意到《遐迩贯

珍》 、《中外杂志》等近代中文报刊关于“杂志”的提法。

“杂志”在日本是不被视为舶来品的 。当然 , “杂志”在幕末也存在一个近代转换的问题。最初 , “杂

志”与“新闻”(报纸)也没有明显的划分 ,比如《官版巴达维亚新闻》 。日本学者将这个时期称为“报纸杂

志混合期”
[ 10]
(第 7-9 页)。柳河春三创办《西洋杂志》月刊的时候 ,选用“杂志”作为定期刊物之命名 ,概括

起来应该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本土的影响 。早在江户时代中期 ,日本就已出版“云萍杂志”之类

的书籍[ 11]
(第 36 页),这种影响的源头说到底还是古代中国。二是来自荷兰的影响 。《西洋杂志》的主要

内容是编译 、解说荷兰等西欧国家的科技 、文史类刊物上发表的材料。卷一中写道:“本杂志创刊的目

的 ,乃类似西洋诸国月月出版的马卡仙 ,广集天下奇谈应能一新耳目 ,加益万民之诸科学和百工技艺 ,包

括所有译说 ,将不惜版幅 ,蒐集彙纳 。” [ 12]
(第 56页)这里提到的“马卡仙” ,并非译自“M agazine”而是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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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M agazjin” ,M agazjin一词曾被译为“宝函” 、“志林”
⑧
。日本在前近代时期与荷兰有过长期的接触 ,

闭关锁国之后所受西方的影响主要源自荷兰 。三就是前文提到的来自近代中国的影响。日本假助汉译

来吸收 、输入西方文化 ,其目的在于“不劳而溥” ,他们习惯于采用这种过渡性的手段 ,多快好省地吸收西

方文化的精华[ 13](第 189 页)。

但是 ,《中外杂志》1868年停刊之后 ,以“杂志”来为中文刊物命名这一方式似乎并没有得到传承
⑨
。

传教士在试用了“杂志”之后 ,又试用了“汇编”(如《格致汇编》)、“闻见录”(如《中西闻见录》)、“新报”(如

《厦门新报》)、“报”(如《万国公报》)等⑩ 。受传教士办报理念的影响 ,康有为 、梁启超在 19世纪末倡导

变法的时候也将他们创办的杂志称为“报”或“新报” ,如《时务报》 、《知新报》、《集成报》 、《湘学新报》等。

而其他中国人自办的刊物 ,也多以“报”来命名 ,如黄庆澄的《算学报》 、罗振玉的《农学报》 、叶耀元的《新

学报》等。可见 ,“报”一词在中文中具有宽泛的涵盖力 ,而且在 19世纪下半叶的报刊活动中 ,其竞争力

和影响力处于上升的态势 ,与此同时“杂志”一词则长期受到冷遇 。

有趣的是 ,在 19世纪下半叶 ,中国也有一种与柳河春三《西洋杂志》同名的出版物 ,但那是书籍 。它

是“曾门四弟子”之一 、桐城派著名作家黎庶昌对欧洲国家社会生活各方面观察或考察的翔实记述 。可

见 , “杂志”一词在当时的中国 ,古义与近代义同时被使用。

直到 1900年才有第二份以“杂志”来命名的近代中文刊物
 11
,这就是杜亚泉在上海创办的《亚泉杂

志》 。这是最早使用“杂志”来命名的近代国人自办刊物 ,也是第一个以主编人名命名的近代杂志。

四 、“杂志” :从过渡词到流行词

“杂志”从过渡词演变成流行词的过程 ,打上了日本影响的烙印。有迹象表明 , 《亚泉杂志》之“杂志”

可能是由日本借入的 。杜亚泉在创办《亚泉杂志》之前 ,自学了化学和日文 ,阅读了一批日文图书和杂

志。《亚泉杂志》第 10册(期)有一篇《日本太阳杂志工业摘录》 ,文中记载:“日本著名之《太阳杂志》中所

辑工业世界 ,载近世新发明之理颇多 ,兹就近年杂志中摘录若干条以备留心工业者之采择焉。”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也谈到:“若此者 ,日报与丛报(丛报

者指旬报 、月报 、来复报等 ,日本所谓杂志者是也),皆所当务 ,而丛报为尤要。” 12可见梁启超当时并不了

解“杂志”被用作中文刊名的情况 ,而认为这是日本名词 。

日本的《西洋杂志》比《中外杂志》晚出 5年 ,但是与《中外杂志》之后 、“杂志”湮没在“报”里的情况不

同的是 , “杂志”在日本被频频使用 ,如《海外杂志》 、《新闻杂志》 、《明六杂志》 、《医事杂志》 、《文部省杂志》

等等 。

与在中文里具有的不确定性相比 ,置于日文语境中的“杂志”具有清晰的内涵和外延 ,而且与“新闻”

已出现明确的界限。相比之下 ,在中国被频繁使用的“报”则受到了冷遇 , “报”在日文中内涵较窄 ,仅用

于“官报” 、“私报” 、“公报”等场合。

《亚泉杂志》创刊前后的中国正经历世纪之交的巨变 ,在甲午战败的阴影笼罩下的中国人开始将日

本视为求学的一个主要方向 ,伴随留日潮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中文报刊开始以“杂志”来命名了 。

其中 ,主要是留日学生创办的报刊 ,如 1906年李叔同创办的《音乐小杂志》 、张一鹏创办的《法政杂

志》 , 1907年燕滨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 ,以及其后的《农桑杂志》 、《武学杂志》 、《中国商业杂志》等 ,

这些留日学生创办的杂志也大都在日本刊行 。

在国内 ,国人创办的期刊以杂志命名的也多了起来。1904年 ,中国近代刊期最长的大型综合刊物

《东方杂志》(Eastern Miscellany)创刊。《东方杂志》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创刊之初为月刊 , 17年后

改为半月刊 13。此后商务印书馆又在 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 ,1911年发行《法政杂志》 。

具有近代含义的“杂志”一词 ,是否历经了一次从中国传入日本 ,又从日本反馈到中国的过程呢 ?这

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从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 ,可以肯定的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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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日本的《西洋杂志》首先借用了“杂志”来对译“M agazine(M agazjin)” ,而这种译法后来为中国

普遍采用 ,成为定译 。在中国 ,“M agazine”作为杂志的通用概念最终被确立下来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

间。近代日本人在译介西方术语的时候 ,惯用的方法之一是借取中国古典词汇来翻译西洋术语 ,并赋予

来自西学的新含义 ,而这种新义与古义之间存在着联系性与近似性。

第二 ,“杂志”一词在中国本土从试用词 、过渡词到最后成为流行词 ,是一个中国 、西方 、日本三方文

化互动的过程。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和中国西学派人士创制和翻译的西学词语中 ,不少并未直接在中

国得到普及 ,而是传入日本得到广泛采用后又逆输中国 ,被人误认为是日制汉字词 15。“杂志”即是此

例。西方传教士用“杂志”来命名近代刊物的做法 ,当时在中国并未由此普及 ,而有可能被日本所借用 ,

得到推广后再引起国人的关注和采纳。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提出 ,在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进入中国语文的仿译词 、语义外来词以及其它

外来词汇遵循着一种典型的模式:日语用“汉字”翻译欧洲词语 ,这些新词语随即又重新被运用到汉语

中[ 14](第 45 页)。考察“杂志”一词近代义的生成过程 ,可见其并非符合这种典型模式 ,而是“逆输入词

汇”中的特例。就如同有侨居东洋的华人 ,白首还乡之后被误作外国人一样 。这一过程折射了近代中日

两国国势之强弱消长关系 。

“杂志”挟着日本的影响为国人所重视并成为流行术语之后 ,带“报”字的报刊名称仍然与“杂志”共

存。如梁启超 1902年创办于横滨的《新民丛报》半月刊 ,柳亚子 1906年创刊于东京的《复报》等 。直到

今天 ,仍有一部分杂志拖着“报”字的尾巴 ,比如《小说月报》 、《新华月报》 、《人民画报》 、《城市画报》等。

但是自 19世纪初开始 , “杂志”就已经与“书” 、“报”等有所区分并开始被赋予了近代意义 ,最终成为独立

而专门的术语。

注　释:

①　有人提出 ,近代报刊不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 , 而是发端于中国本土的媒体发展史。 1792 年 , 苏州吴县唐大烈编辑

《吴医汇讲》 ,有人认为它是中国传统出版物的近代衍生品。从 1792 年到 1801 年唐大烈去世 , 《吴医汇讲》陆续出了

11 卷 ,有连续的卷号和目录 。《吴医汇讲》早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也大致具备了杂志的基本特征 , 但是这种由传

统的书籍到近代杂志的变化并没有固定下来 , 后人创办的杂志也并没有与之结成薪火相传的联系 , 所以我们不赞同

将《吴医汇讲》视为近现代杂志之鼻祖。参见姚福申:《〈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再认识》 ,载《新闻大学》 1995 年春。

②　参见余也鲁:《杂志编辑学》 , 北京:海天书楼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7 页。此外 ,林穗芳在《“杂志”和“期刊”的词源和

概念》中指出:“读发刊词可知刊名`察世俗' 非 Chine se 的音译 , 而是表示刊物的任务为观察世俗各种事物 ,`统记

传' 则表示该刊是一种传媒 , 把所观察到的一切统统记载下来加以传播。这多少表达了创办人当时对 magazine 含

义的理解 ,强调无所不记。”

③　“是书直可以与张茂先之博物志并传。”参见《劝人播传新报启》 ,载《教会新报》 , 第 993页。

④　“既然此一端理 , 是人中最紧要之事 ,所以多讲之” 。参见《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序。

⑤　有学者认为 ,《杂闻篇》为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期刊 , 参见林玉凤:《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期刊———〈杂闻

篇〉考》 ,载《国际新闻界》2006 年 11 月。但实际上 ,《杂闻篇》(A Miscellaneous Paper)不是期刊 ,而是报纸, 是《传教者与

中国杂报》(The Evangelist and M iscellanea Sinica)的中文版 ,参见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 , 第 51-52 页。

⑥　在此 ,感谢为我们提供相关材料的澳门理工学院赖少英副教授。

⑦　一说转借自法语 magasin , 或意大利语 magazzino。

⑧　日本幕府成立“蕃书调所”翻译外来刊物 ,“蕃书调所”的刊物《官板玉石志林》中将“Ho llandische Magazijin”译为“荷

兰宝函”字样。“宝函”意为放着贵重物品的盒子 , 义近“贯珍” 。

⑨　王韬将《中外杂志》误记成《中外杂述》 ,会不会与“杂志”此时仍为试用词而不是固定的专有名词有一定的关系? 参

见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 , 第 107 页。

⑩　笔者为此查阅了数种资料 ,比如《中国近代报刊名录》(史和 、姚福申 、叶翠娣编)、《中文报刊目录》(范约翰编)。

 11　1896 年 ,日据时期的台湾有一本《台南产业杂志》 。

 12　参见《清议报》 , 1901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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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1902 年 1 月 4 日 ,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杂志《外交报》 , 主编是张元济先生。 1904 年出版《东方杂志》 , 创刊时主持

编辑的是日本人 ,其中有很多文章是日本人写的。参见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 ,《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一辑 , 中

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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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of Modern Significance of Magazine

Zhou Guangming , Zheng Yu
(School o f Journalism & Communica tion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Westerners brought modern media to China , and at the same time , the modern concep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as been transplanted in this old land.The process of this concept

transplantation represent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 between the modernization and sinicization of the concept.In

this paper the orienta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w rit ten by the first batch of missionaries w ill be concerned.

Starting f rom the “ tongjizhuan” translation , we will discuss the generation of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magazine , namely the process of how “magazine” changed from undergoing trial w ords to transition wo rds and

finally became a popular specialized vocabulary.Moreover , we will concern about a fact that the word

“magazine” became popular in China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Key words:Tongjizhuan;magazine;Shanghai Miscell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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